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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潘懋元先生访谈

潘懋元

摘　要：访谈中，潘教授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等教育

强国建设、微观教学研究、教师发展中心与教师发展、双一流建设等热点问题谈对高等教育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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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开拓者。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其后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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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以下简称“李”）：先生，您好。非

常感谢您接受此次专访，并给予我们珍贵的这次学

习机会。您早在1956年就提出必须建立“高等专业

教育学”，但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这一主张搁

浅。二十年后您再次倡议，最终高等教育学于1984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

请问是什么缘由让您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又是

什么原因让您坚持创立高等教育学科？

潘懋元（以下简称“潘”）：我觉得一个人

做某种事情，成功往往就到此为止，失败则会使人

继续奋斗。但要敢于失败，失败才能成为成功之

母。20岁以前，我的主要兴趣是文学。我写过小

说，写过文艺理论，我的笔名现在还在《中国现代

文学作者笔名录》①里。20岁之后，我感到从事文

学非我所长，因为从事文学需要多些感性，少些理

性；文学不是说道理的，不是逻辑思维的。所以20
岁之后，我有自知之明，不搞文学了，专门从事运

用逻辑思维的学习与研究，因为我学的是教育，就

搞教育理论。我35岁之前学的是普通教育理论，研

究的是普通中小学的教育。由于我以前有一定的古

文阅读能力，所以着重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

35岁以后，由于既在大学教书，又在大学兼任行政

工作，结合我的教育理论基础，就转为研究高等教

育问题，以后就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这个过程

中，都有失败的驱动力。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师，但在课

堂上我管不了小孩子。那个时候小学生的年纪有大

有小，不像现在小学生的年纪都一样，所以我教小

学失败了。失败促使我不继续读普通高中而读师范

学校，学习如何当小学教师。抗战初期，我当了两

年小学教师。1941年，我考进厦门大学教育系，一

方面念教育课程，一方面在中学兼课。学的、教的

都是相当于师范学院的普通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但是，解放之后，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综合大学

的本科生，有一部分要培养成为高等学校的助教；

南下干部，转入高等学校当领导干部的，也要按毛

主席当年提出的要求，“变外行为内行”，要我讲

讲大学如何管理。我按照普通教育学的理论和教学

方法，讲的是如何办中小学，如何教中小学生。大

学生不满意，大学干部也不满意；我又失败了。这

次失败促使我研究高等教育，并与教育学教研室的

几位教师合作开设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既讲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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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原理，也着重讲高等教育理论知识。同时编

写了一本讲义，请有实践经验的教务处干部提意

见。由于当时我已经是厦大教务处长，教育部正要

各个大学把有特色的新编讲义拿到全国交流，我就

把这本讲义报上去。经教育部同意，这本讲义作为

全国交流讲义，主要发到全国的师范院校和综合大

学，就这样搞起来的。现在许多当时的综合大学和

师范院校的图书馆还有这本藏书，据我所知，陕西

师范大学图书馆就有这本讲义。总之，我认为要敢

于面对失败，找到失败的原因，找到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的方法，失败才能成为成功之母。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的春

天到来了。科学的春天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春天，因

为高等教育是研究和发展科学的。“文革”后，在

拨乱反正中，大家痛定思痛，反思经济处于崩溃边

缘的原因是违反经济规律。经济要发展就要按照经

济规律办事，要逐步开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教

育是重灾区，同样是违反了教育规律办事，不管是

大学校长还是教育部门都在思考如何按照教育规律

办教育。那么教育规律是什么？ 
这就促使我不得不考虑教育的基本规律到底是

什么。当时的一机部在湖南大学办了一个培训班，

是一机部所属的高校校长和教务处长的培训班，邀

请我去做报告。在这个培训班，我讲的是教育的规

律以及教育规律在高等教育上的应用。经过长期的

实践经验和教育历史总结，通过理论思考，我提了

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跟社

会之间的关系，教育必须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相互适应。因为教育的发展要受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的制约，同时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就是推动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二，内部关系规律。

指教育内部诸多因素的关系。当时首先提出来的是

德、智、体、美诸育应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不

能只强调其一；其后，再继续研究，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维度是：教育的要求必须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相

适应。大学生跟中小学生不同，中小学生是要有监

护人的，大学生没有监护人，能独立发展。世界上

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大都规定为18岁以上的青年，

大学生大体上也都是18岁以上的青年，所以教育

要必须适应这个年龄段，同时要促进这个年龄段的

学生的成长。比如，你对小学生说：应该怎样做、

不应该怎样做，这样是好的、那样不是好的，小学

生听了就接受了，他们觉得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但

如果对18岁以上大学生讲述同样的内容，老师说了

之后，他会思考一下，他不一定同意老师说的。因

为他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大学老师需要

讲明道理，让学生认可。所以我讲了这两条规律。

过去没有知识产权，他们把录音整理之后就传播出

去了，实际效果很好，因为许多大学校长都觉得这

些知识很有用。在当时许多大学校长的推动之下，

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很快建立起来，而且发展得很

快。1981年，我开始招硕士生，1984年我们申请到

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86年，我们申请到第

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

李：创新创业是高校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您认为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应如何支持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

潘：创新创业作为一种战略，既包括学校，

也面向所有的企业。企业也需要创新，如果做得不

好，创新创业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创

新和创业是有区别的，学校可以进行创新教育，也

可以进行创业教育，但是学校没有办法承担完整的

创业教育。创业必须是学生在自己的摸爬滚打之中

才能完成。创新可以获得知识、理念等等，创业也

可以获得，但创业教育只能够在实践之中完成。很

多时候创新创业变成口号，大家都说创新创业，但

真正的创新创业教育离不开实践。例如，泉州理工

大学这样一所民办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学

校的整个环境都充满着创新的氛围。水龙头下一伸

手，自来水就会出来；教室不用空调，就可以冬天

暖和、夏天凉快；树种在楼上；汽车开到屋顶上；

学生粪便变成了沼气；还有一个大的创新是把污水

变成了饮用水。可见，学校到处都是创新，很自然

的这里的学生一天到晚都在思考着创新。有些学校

把创新创业的口号叫得很响，但是没有创新，没有

实践，只是作为口号在讲。如果学校都没有创新，

怎么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学生？所以创新创

业是行动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完成的。

李：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您觉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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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观点上应有哪些更新？

潘：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既要有水

平，又要有我们的特色。在国际高等教育界，应该

有我们的发言权，有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向西方借

鉴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同时，又要有我们自己的

特色。

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应有国

际的共同认识，才能具有共通的发言权。2017年11
月，我们厦大教育研究院召开了一次“2030理念和

行动”的会议。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干事，

共有八个国家的专家参加。因为“2030”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仁川宣言”中定下来的。“仁川宣

言”为“2030”定下四个理念，也就是达到2030年
的愿景。第一个是“全纳”、第二个是“公平”、

第三个是“有质量”、第四个是“终身学习”。这

四个理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下来的，我们的行

动要能够与之匹配。开始的时候，“全纳”的理念

针对的是有残疾的儿童，要包容他们，让他们有机

会上学。现在“全纳”理念的含义已扩大丰富，包

括无论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宗教，都应能够平等地

接受教育。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就应当

自省我们的行动是否做到了？第二个理念是“公

平”，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十分重视的，因为教育公

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我们现在还有不公平之

处，西部的发展不如东部，许多高校还常常去西

部挖人才，这就不公平了。第三个理念是“有质

量”，高等教育发展一定要注重质量的建设，我们

提出了内涵式发展，就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还有一个理念是“终身学习”，我去年与李国强副

教授合编出版一本小册子专门讲终身学习。目前我

们在终身学习这方面的观念还不够强，虽然把终身

学习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但只是把它作为成人教育、继续

教育，而不是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对象应包括所

有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很好的运用。我认为，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从落实这四个理念做起。

李：教师能力的持续提升是高校事业发展的重

要保障。您觉得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应如何理解教

师发展，您认为应如何建设好教师发展中心？

潘：教师发展必须要有动力。教师发展以前

被称为教师培训，教师培训和教师发展是有联系但

不同。在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教师处于被动的位

置。我们现在强调教师的主体性地位，因此20世纪

末提出了教师发展的新理念。教师发展是教师主动

要求自我发展。促进教师自我发展的动力可分为

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物质与非物质

的奖与罚、行政上所制定的业绩考核与评估、职称

的晋升、工资及其他待遇的提高，以及优秀教师的

评奖、社会声誉的提高，等等。外部动力对教师的

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倘若使用不当也会引起消极

影响，例如重科研轻教学的业绩考核、引发内部矛

盾的排名、过于繁琐的量化考评、以及只对少数高

水平教师起作用而对一般教师来说是无关的评优，

等等。内部动力有三个要点：第一，自我价值的追

求，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第

二，发展性的自我评价，即，不是同他人比较，而

是对自身成长进步的自我反省；最后，进入“敬

业、乐业”的境界，也就是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2012年，教育部提出要在厦门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32所高等学校设立国家级

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此外，很多地方性大学也

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现在全国很多学校都有教师

发展中心，有做得很好的，也有很多只是走过场，

没有做好。没有做好的教师发展中心有种种原因，

例如：学校不重视，老师不理解，还有一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就是只在校一级层面展开活动。我们知

道，教师的活动一般不是在校级开展的，而是在二

级学院、学系、专业等层面活动。但目前大部分教

师发展中心主要在全校这个层面开展活动，例如：

开展全校性的教学研讨，组织一些优秀教师进行公

开课展示等等，这些活动都很好，但没有深入下

去。后来我们发现，教师发展中心的活动如果悬在

半空中，没有深入下去，就很难真正办好。从组织

结构的角度来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如果只在全

校层面的平台上开展活动，而教师的活动又是在院

系以下的基层，教师发展中心缺乏基层组织的支

持，难以深入，无法扎根。因此，如何建设基层组

织，是大学教师发展取得成效的保障。

大学以前有教研室，现在基本没有了。解放

初期，学习苏联，将教授、讲师、助教等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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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不同的教研室或教研组中，对教师发展起到

了很大作用。当时中国没有培养博士，只有少量学

校招收一点研究生。虽然教师的水平有差别，但一

般来说大学老师都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当大学

老师，当助教。助教由教研室培养，教授亲自带助

教。助教不能上课，但可以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助

教在走上讲台前，需要在教研室试讲，试讲通过

后，才可以为学生授课。现在大学重视科研而轻视

教学，大多不再设立教研室。或者把教研室改为课

题组、研究中心、研究所，或者成为基层行政机

构。但在中小学校，还有学科教研组和年段教研组

之设，起互帮互学的作用。

李：您之前在文章中提到，教师发展中心要重

视微观教学研究。您能否针对如何利用教师发展中

心的平台开展微观教学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潘：宏观是政策制度方面的研究，微观是教学

方面的研究。宏观研究指明方向，微观研究如果缺

乏宏观的指导，方向不明；但宏观通过微观落实，

不然只是空话。教育管理部门所关心的主要是宏观

的政策制度，这可以通过文件下达而实现，但是真

正提高教育质量要落实到微观方面，必须由教师具

体落实。微观教学研究主要指课程、教材、教学方

法、以及教师发展方面的研究。现在国家提出的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正是要求我们的研究要深入下去,
用“小题大做”的方式研究微观问题。现在各个高

校可利用成立教师发展中心的机会，对编写教材、

开展网络教学、改进产学研三结合教学等方面开展

微观研究。

我以前研究高等教育是从微观入手的，研究

的是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等，但后来我不由自

主地从事宏观研究，丢掉了微观的东西。我觉

得，现在需要更加注意微观方面的研究，需要各

方面有关的专家共同研究微观问题。但我现在已

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寄希望于年轻人回

到微观去进行研究。

李：您如何看待我国正在统筹推进实施的“双

一流”建设？

潘：现在很多人对“双一流”的理解就是“排

名榜”，大学排名榜和一级学科排名榜。一流大学

和一级学科的排名都是按照精英大学来排的。如果

我们都只能按照研究型大学的要求来办大学和设置

学科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因为现在经济社

会正在转型发展，转型发展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更

多的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高水平的有创新

性创造力的应用型人才，还需要“大国工匠”。我

们的高等教育现在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为什么发

达国家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

因为经济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

高，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求的。因此，进入大众化阶段和即将

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双一流”建设，就不能仅限于

排名榜上的几所精英型大学和这些大学中的一级学

科。我前段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讲的

主要是用“双一流”这个精神和模式来对待所有类

别的学校，也要给它们各自建设一流的机会，而不

是仅仅让研究型大学参与“双一流”建设。“双一

流”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的几十所和几百个学科，

而应该是全国两千多所高等学校，数以万计的学

科，大家都应是各自不同的一流，应当有培养科学

家的大学，也有培养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

高水平有创新性创造力的应用型人才以及职业技能

型人才，像“大国工匠”那样人才的高等学校。

在“双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面，我还认为不能

只搞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一级学科往往是很广泛

的，而学科交叉、学科发展、新学科的出现往往在

二级学科及以下。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从事高水平

的科研，既要有深厚的基础、广阔的知识面，更要

有专深的知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才要

在博的基础上有所专，要专的很深。这个“专”不

可能都在一级学科里面，很多是在二级学科，甚至

交叉学科中进行培养的。一级学科有利于培养综合

性的管理人才，二级学科更有利于培养科学创新人

才。并且，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尤其要重视每所

学校特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总之，“双一流”要统筹推进而不要畸重畸

轻，一方面，“双一流”的学科建设既要有所专，

又要有特色；另一方面，要把“双一流”的精神和

做法铺展到各级各类学校，各个层次的学校都应有

它们的一流，这样才能使大家共同努力，合力建设

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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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对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李：您对上述高等教育问题的阐述，相信一

定会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衷心祝愿您

身体健康！

注释

①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学出版社，1988年，

第691页，录入本人青年时期所用的6个笔名及其代表作。

Thoughts on Several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view with Mr. Pan Maoyuan

 

Pan Maoyuan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rof. Pan mainly talked about the higher education issu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icro-teaching research, the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double fi rst-clas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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